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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古诗里，常见各种
“郎”出没，若萧郎、潘
郎、沈郎、杜郎等。女子
唤心上人为某郎，好比韩
剧中喊“欧巴”，叫得人

心里酥酥的，写到诗里，又不好意思直接
指名道姓，这时就要找个代号。姓氏虽
多，但能做情人的“郎”就那么几个。
说起“人家那位”来，最常见的称

呼便是“萧郎”。若问萧郎的出身，大
约是《列仙传》里，因擅吹箫而娶了秦
穆公的女儿、一起乘凤凰飞去的萧史。
诗里面，这萧郎到处拈花惹草，有时真
觉得没道理，怎么旁的姓不见，偏偏爱
姓萧的呢？也许就是因为叫着好听，即
便“欧巴”复姓西门，诉诸花笺，也
成“十分清瘦为萧郎”了。
“萧郎”比较符号化，其余诸

“郎”就各有特色了。“潘郎”
即著名美男潘岳，特点是帅。他
小字檀奴，因而也称作“檀郎”，
“含笑对檀郎”，真是甜蜜蜜。不
过，潘郎有时也会很悲催。潘岳
写文章说，自己三十二岁时开始
长白头发了。这其实没什么，但
后人纷纷拿“潘鬓”来代指自己
的华发，想沾点帅哥的光，甚至
连累潘帅哥也形象苍老了，“潘
郎渐老，风流顿减”。唉，要怪
只能怪你自己多嘴，自古美人如
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啊。

“潘郎”的帅是普通的帅，“何
郎”、“荀郎”则属于帅得有特点。何
郎是何晏，白得“面如傅粉”，其实是
没有傅粉的，这一点魏明帝早已检验
过，但小白脸难免给人靠不住之感，故
还是有人说“傅粉何郎不解愁”。荀郎
一般指荀彧，浑身香喷喷，传说他坐过
的地方香气三日不散，“荀郎衣上香初
歇”。他的香可不是天生的，而是薰出
来的，所以这两“郎”都有些“娘”。

还有“沈郎”，通常指沈约。沈郎
不帅，只是腰细、瘦弱。沈约说自己老
病时，“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皮
带越来越松，岂不是腰变细了？这本是
正常现象，不知为何被好事者编成典
故，叫做“沈腰”，常与“潘鬓”相对。
而因为腰细人又瘦，渐渐沈郎成了男版
的林妹妹，在诗里各种憔悴，“沈郎多

病不胜衣”，风一吹就要倒了，“女汉子”
们若见到，大概惊呼我见犹怜了。与
“沈郎”相近的还有“庾郎”，特点是多
愁，主打忧郁范儿。庾郎即庾信，一篇
《愁赋》为人称道，“愁损庾郎，霜点鬓
华白”。潘、何连璧，便是倾国倾城的
貌，庾、沈合体，正是那多愁多病的身。
怎能忘了指挥赤壁雄兵的“周郎”？

情人眼里，周郎精通音律，“曲有误，
周郎顾”，因而调皮的妹子喜欢“弄丝
调管，时误新声，翻试周郎。”但从周
郎对曲中错误“知之必顾”来看，其性
格多半颇为挑剔，眉毛画歪了、衣服上
有个褶子之类，恐怕也要管东管西，必
然不好服侍。

至于“阮郎”、“刘郎”，则
多了些埋怨的意思，特点是一去
不返、飘渺难寻。刘郎、阮郎本
名刘晨、阮肇，据说两人共入天
台山采药，偶遇两位美丽的神仙
姐姐，被她们邀至家中招为夫
婿，但这两小子又不知好歹，呆
了半年就要回家，结果发现人间
已经过去七世，而仙山恐怕也回
不去了。所以“应恨刘郎来又
去”、“阮郎何事不归来”，留下
一段情，接着又找不着人了，有
点始乱终弃的“渣男”味道。其
实“刘郎”还可以指刘彻、刘备
等人，自有另一番风貌，但作为
情人的“刘郎”，除了见不着、

空让人挂念外，倒是一无是处。
此外还有负心薄幸的“杜郎”，也

就是既为扬州代言，也为青楼代言的杜
牧。虽然韵事未必比东坡、柳永多，但
你要在诗里说他第二风流，恐怕没人敢
称第一。当然，很少有愿把心上人唤作
杜郎的，除非已变“杀千刀的”了，倒
是男诗人拿他自比的颇多。
“王郎”、“李郎”于此都无份，“张

郎”也是从《西厢记》流行后才偶被人
提起。周炼霞有一首《清平乐》，称赞
一位弹琵琶的九岁女孩唐莺莺，末句“小
字双文重见，他年谁是张郎”把我大大惊
艳了一把。说了这许多“郎”，忍不住
戏作一诗，略作总结：“难对何郎粉面
新，庾郎愁损沈郎身。杜郎薄幸刘郎
远，却怨萧郎是路人。”所以诸“郎”
皆不足道也，选老公，还得灰太狼。

追光的人
沈嘉禄

! ! ! !潘烨出生在上海郊区农
村，不要小看农民啊，潘家父
子都是沪剧爱好者，一家老小
在香椿树下自拉自唱，煞是热
闹。潘烨在这种气氛熏陶下，
早在垂髫之年，沪剧、越剧、
滑稽戏、通俗歌曲就张口即
来，!" 岁那年就到上海沪剧
团工作，一年后又考进了金盾
文工团，穿上了军装。台上当
演员，台下兼任调音师、灯光
师，有时忙起来，舞台布景也
要他参与一起敲敲弄弄，成了
文工团里少不了的“万金油”。
全国巡演使潘烨长了见识，紧
张繁忙的剧务工作也使他身板
结实了不少，手上的老茧长了
一层又一层。五年后，潘烨回
到了家乡，在区群文馆工作，
具体负责后勤保障这一块。

所谓后勤保障，就是在社
区文化节这类群文活动演出时
做好灯光、音响、舞美等方面
的配合，确保演出成功，而且
要弄出最好的视听效果。但当
时的设备还比较土啊，潘烨就
以自己的技术优势来弥补设备
的不足。比如“花系列”沪语
歌舞剧《花开灿烂》，九位演
员在台上表演，每人配只“小
蜜蜂”，为了不影响演员的表
演及美观，不选择架在腮边，
而是别在胸前，这就要求音响
师确保每位演员的声音都处于
清晰而有层次的最佳状态，决
不能出现刺耳的“啸叫”。所
以每次排新节目，潘烨都要研
读剧本，到现场看导演排戏，
熟悉剧情，对角色上场顺序了
如指掌。哪个角色要演唱了，

他及时将角色的音响键推上
去，哪两个角色靠拢了，又必
须将其中一位的音量调低。这
个节目在参加“群星奖”汇演
时一举摘得金奖，“军功章”
上也有潘烨的一份啊。
灯光也是舞台艺术的要素

之一，随着社区文化节展示水
平的提高、内涵的深化、群众
参与热情的高涨，演出节目对
灯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转
场换景、剧情发展、人物形象
塑造和情绪变化等也要靠它来
调节。潘烨原有的经验不够
用，就向专业院团的专家讨

教，加上自己琢磨，掌握了不
少绝活。在好几届文化节的演
出中，他运用灯光、烟雾、特
技等手段，将剧情推向引人入
胜的境地，赢得了演员与观众
的一致好评。仅在 #$!$ 年，
潘烨所在的群艺馆参赛节目就
获得七个奖项，在全市范围名
列前茅。
二十年来，群艺馆除了指

导、参与区里社区文化节，每
年还要送戏下乡，或指导乡
镇、社区文化工作，配合那边
的演出活动，搭舞台布景、配
备灯光音响等都要做。潘烨
说：“你别小看乡镇的演出，
现在的设备也不错啊！大牌歌
星来开演唱会，也不会委屈他
们。”
近年来，区里的社区文化

节已经办了十届，社区文化活动
也进行得有声有色，花样经老
透。莘庄有一支扁鼓队，三十多
人均为退休赋闲在家的阿姨爷
叔，他们在群艺馆的指导下，几
乎天天要在广场上排练，鼓声咚
咚，群情激昂，观者如堵。演出
时则兴高采烈地穿上自置的大红
唐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队
型时方时圆，如孔明布下八卦
阵，鼓声时疾时缓，时轻时重，
诉说着无尽的欢乐与希望。潘烨
告诉我：其实不少乡镇都有训练
有素的扁鼓队，有时数支扁鼓队
一起来个大 %&，那场面恐怕要
吓坏了天上的雷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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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洞那年 郭树清

! ! ! ! '("( 年 ) 月，中苏
边防部队在我国边境黑龙
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
冲突，北京、上海等各大
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
威游行，“打倒新沙皇”
成为中国人民集体的呼
喊。苏联军队集结在边境
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空军和
导弹基地，苏方领
导人还一再放出
“毁灭性核打击”
的战争恐吓言论。
为了形势的需要，
全民紧急总动员，开展了
“深挖洞”运动。

当时，我的家乡崇明
农村，也投入到这场轰轰
烈烈的挖防空洞运动中，
在公社革委会的统一组织
下，家家户户齐响应，到
处寻觅房前屋后的各种空
地、荒地、社场，包括院
落和空闲的棚舍等，因地
制宜，开挖战时防空壕和
掩体做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挖在

房后用以堆柴的草棚内。
全家老小齐动手，利用早
晚时间，起早贪黑，大约
三天，挖成了一个约 )米
长、)米宽、近 #米高的
防空洞。防空洞挖好后，

四壁铺上芦苇帘子，顶上
用木杆和毛竹做梁，上面
盖上稻草，里面按上床铺，
摆上凳子，接上电灯，上
下用竹梯子连接。防空洞

设有两个口，一个
进口，一个出口，
出口处用木板钉了
一个盖子，便于能
进能出。由于挖在

棚舍内，既牢固安全和隐
蔽，又能防水防潮和防
风。然而，防空洞挖好
后，始终没有派上用处。
于是，我和宅院里的伙伴
们，经常利用农闲时或雨

天在这里看书、学习，也
常常引来一些更小的孩子
们来这里玩耍，学着电影
《地道战》中的故事情节，
唱着里面的歌曲，玩起了
好人追坏人的游戏，钻进
钻出，上来下去，忙个不
停，笑声不断。
那年冬天，我参军到

了海军北海舰队某基地，
此时的部队也在挖防空
洞，但比起家乡的防空
洞，这是规模较大的正规
工程。在家乡挖的是土
洞，部队挖的是石洞，而
且是修建永久性和半永久

性的防空工事。我们先是
从舰艇码头附近挖简易小
型防空工事，渐渐地挖出
了能作为小型舰艇进出的
大型防空场所。当时的口
号是，发扬愚公“挖山不
止”的精神，积极投入
“深挖洞”运动。其间，
有的战士却永远漂流在蔚
蓝的大海中，留下了我久
久的思念。

时过境迁，一晃 *+

多年过去，家乡的防空洞
早已不见了踪影，但是，
那年全民参与挖防空洞的
轶事，仍历历在目。那是
一段留有历史印记的火红
的生活，那是一段心中珍
藏的峥嵘岁月中抹不去的
记忆。

友直友谅友多闻

梦与白云游
周建国 篆刻

猫
邵毅平

! ! ! !初夏，新装了一台空
调，包装纸箱没有马上扔
掉，随手放在院子里。等
到想起来去扔，刚一搬
动，却有一只猫“嗖”的
一声从纸箱里窜出来，把
我吓了一跳。然而猫却并
不走远，只在数步开外，
转过身子，警惕地盯着
我，嘴里“喵喵”作声，
像是警告，又像是乞求。
我若有所悟，轻轻掀开纸
箱———只见两只极小的小
猫，才老鼠般大小，一只
白底黑斑，一只黑底白
斑，发出微弱的声息，轻
轻地蠕动着，煞是可怜。
噢，明白了，是那只母猫
的孩子，难怪它会那么紧
张！刹那间，小时候的一
幕，又一次浮上心头。
也是一只母猫，冬天

怕冷，常睡在我脚边的。
也是初夏，在阁楼上生了
一窝小猫。已忘了一共有
几只，只记得祖母说过
的，“一虎二狗三猫四

鼠”———一窝的数量越少
越好：一窝一只，那就是
老虎；一窝两只，抵得上
狗；一窝三只，还勉强能
算是猫；一窝四只，那就
老鼠不如了！
我有的是闲工夫，便

每天去看它们。看母猫忙
里忙外，照顾小猫；也看
小猫日长夜大，越来越调
皮可爱。母猫跟我熟，我
常喂它“猫鱼”（人
所不吃的小杂鱼），
小猫也不怕我。渐
渐地，小猫可以跟
着母猫外出了，它
们打闹着，翻来滚去，没
有安静的时候。但一有风
吹草动，就往母猫身后
躲，静静地，露出怯生生
的眼神。母猫则警惕地盯
着假想敌，作护犊状。

一天，有乡邻来访，
带来一纸包点心（好像是
糖糕）。祖母说，那户人
家闹鼠患，来请小猫，养
大了好退敌，点心是谢
礼。我这才明白，原来小
猫是可以换点心的，心中
便窃喜。母猫不在，大概
觅食去了。来人把小猫放
进篮子里，带走了。小猫
很乖，只是不安地“喵

喵”叫着。我只惦记着点
心，根本没想到别的。
母猫回来了。它开始

躁动不安，它开始上窜下
跳。它无数次箭一般地蹿
过我的脚边，它把所有的
角角落落都翻了个遍。它
发出凄厉的绝望的惨叫
声，跟我在春夜听到的很
不一样……迟钝的我，惦
记着点心的我，也终于开
始明白了：它在寻找它的
小猫！
凄厉的绝望的惨叫声

持续了很久，很久，一整
天，一整夜……我心里有

什么东西在碎裂。
祖母安慰我说，会
过去的，母猫会忘
了的，明年还会生
新的小猫的。但对

我来说，这凄厉的绝望的
惨叫声是不会过去的，也
不会忘了的。从此，我没
再养过猫，也没养过其他
宠物。
……
我把纸箱轻轻盖好，

对母猫招招手，表示友
好，然后退回了屋内。
我没再去管它们。小

区里有的是爱猫者，母猫
不愁找不到食物。
过了一阵子，觉得纸

箱里安静异常，担心小猫
们会否出事，便再次掀开
纸箱———里面已空空如也。

我松了一口气。现

在，可以把纸箱扔掉了。
……
不久前经过小区花

园，认出了那对已长大不
少的小猫，还是在一起玩
耍，却不见母猫的踪影。
有爱猫者告诉我，母猫被
“人”捉走了……

牛
津
的
腌
笃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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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幼时随父母移民，转眼二十多年过
去。从精气神上看，大董和土生儿已没
多大差异———

他在牛津做博士后工作，文能在
《科学》杂志发论文，武能和洋人踢球，
餐桌上生啖带血牛排，各种英式冷幽默
均心领神会。可是回家西装一脱，依旧
是个爱红烧大排和四喜烤麸的主儿。
“没办法，这个胃嘛，依旧

是上海人的胃。”他用沪语说，
一边回头望一眼小董。
小董是牛津的留学生，大董

的老婆。赴英不过两年多，故国亲
人自然担心她在异国的生活不适
应。“可是这里和上海真是一模一
样的呀。”她指着厨房笑吟吟。
厨房里搁着大米、碗筷、电

饭煲、青菜还有酱油。除了少一
台脱排油烟机，这方小天地和上
海任何一户人家家里的厨房都是
一样的。
但毕竟是没有脱排油烟机。当小董

夫妇起油锅做糖醋里脊时，整个白白净
净的西式厨房就像失火般烟雾缭绕。
“要是房子的前主人，那位英国老太还
在世，看了要昏过去的。”大董调侃道。
但就连这烟火气也是好的，它模糊了异
国他乡的陌生感，将故里的生活滋味带
到了这里。这煎炸烹煮散发的，都是上
海人家的味道。
“你不晓得他们有多么执拗，那么

艰难地把一点点滋味带到这里来。”小
董告诉我她婆婆的经验。在过去长达二
十多年的两地往返中，每一次她都会偷
偷夹带一些蔬果的种子回牛津栽种。院
子里的英伦玫瑰旁，渐渐就有了青菜和
白菜的身影。虽然很多栽种以失败告
终，但有时却能有意外的收获。“去年
韭菜大丰收，我们吃了一个月的韭菜，

变着法儿吃韭菜炒蛋、韭菜饼、
韭菜饺子。”
也会带笋。上海人不吃顿腌

笃鲜就好像没开启春天的仪式一
般。可是新鲜的笋不能带上飞机
出关。因此他们琢磨出了在国内
买笋、洗净剥皮后腌制成笋干，再
带回牛津家脱盐煮肉来吃。小董
至今记得自己的震动：“第一次
看到满满一筐远渡重洋而来的腌
笋，你会很感动，为吃这样费力，
大约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吧。”

这是我们到英国的第一晚，
虽然来之前心里列了长长一条单子，想
着这大不列颠第一餐要怎样组成：炸鱼
薯条，羊腰布丁，最好再来一份覆盆子蛋
糕作为甜点。但真下了飞机，在经历了
十余小时的飞行之后，没有什么比大董
和小董夫妇这一句“我们烧了一锅皮蛋
瘦肉粥为你们洗尘”更贴心的问候了。
牛津的夜晚，我们谈论着英伦之行

的一切。但捧在手心里的这一碗地道中
国味道的粥，提醒着我们从哪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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